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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坐在轮椅里，以舌尖

清理牙缝间的残渣。没来由的，脑子

里突然就被妻子的影子塞满。而此时，

妻子刚刚擦干净饭桌，把碗筷收进厨

房清洗。

她今天穿着一件浅绿色底子的提

花棉旗袍，腰间束了个红色围兜，让

人一看就禁不住想起春暖花开这个词

来。这件旗袍是她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平时轻易不会穿出来，今j

来穿着做家务。眼下我们R

饭，儿子小军已经进房间写

桌上的三五牌台钟冷#

下，把我从冥想中唤醒。{

我兄弟小武要来。

在妻子看来，我现在自

足够把自己从床上挪到轮}

从轮椅里挪到马桶上。可j

阳不错，我就会再加把劲，

到院子当中，然后闭上眼目

光，展开四肢，把自己当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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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抹完桌椅台凳的油腻抹布。

我当过兵，打过仗，身手和脑子

还算可以。以前我一直在给人当私人

护卫，但三个月前，我在护主时不慎

伤到脊柱神经，医生根据我的表现和

主诉，判断我会在半年内彻底瘫痪，

具体说来就是胸部以下彻底失去知觉。

这是一件改变我以及全家人命运前程

的糟糕事，而这也是我让亲弟弟小武

今晚赶来的原因。

雇主很感激我救下他的命，付了

我全部医药费后，又给了我一笔伤残

补偿金。这笔钱我压了好久，最后决

定给自己买十份人身意外保险。保险

公司在了解我的情况后，提出了苛刻

条件，最后总算愿意做我这笔生意。

本来我的打算是万一我有不测，

就让妻子拿着这笔赔偿金，把我们的

儿子小军抚养成人。但是常言说买的

不如卖的精，我在仔细阅读那份措辞

晦涩的保险协议后，就感觉我这个如

意算盘恐怕会破灭。所以，我提出了

另一个建议。

我妻子听完建议后，吓得面如土

色，捂住脸，夸张地尖叫起来，最后

号啕大哭。看来要委托她来实施这个

建议，简直就是不可能。于是我就想

起了我的亲兄弟小武来。

六点半的时候，有人急促敲响我

们家房门。我想着应该是小武到了，

刚要喊妻子开门，妻子早就从厨房一

路小跑出来。她边跑边利索地解下红

色围兜，丢向椅子里，浅绿色的旗袍

下摆在奔跑时凌乱翻转，非常好看。

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小

武和妻子两人把我打死，并且还要伪

装成是意外事故，比如谋杀什么的，

以此彻底瞒过保险公司。这样一则避

免拖累全家，再则我儿子还能用那笔

不菲的赔偿金生活下去，完成学业。

反正我这样活着，跟死也就差一口气。

我不怕死，只怕活得憋屈!

妻子对此当然是反对的。她是个

不善言辞的女人，说不出什么感人肺

腑的话语，所有对我的感情都裹挟在

她的哭声当中。对于她这样的表现，

我发过几次火，但随后就作罢了。我

安慰她说，要让你这么一个没见过多

少世面的柔弱女人，单独去做这样可

怕的事情，也真是在为难你了。她听

完以后，哭得更加厉害。我看着她这样，

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而小武在得知我的想法后，同样

也是一通指责，并表示自己不可能替

我完成这个心愿。在几次交谈中他提

到了手足情深，说到了我们那一对过

早离开人世的父母，鼓励我要坚强，

要承受得住生活给你的磨难。我惊讶

从小内向的小武，现在的口才竟然如

此圆润流畅，简直就是一个哲人。从

那个时候起，我就深深感叹自己以前

真的忽视小武了。我竟然察觉不到他

的任何变化，还一直把他当成从小跟

在自己身后流鼻涕，被人揍了也不敢

还手的软蛋弟弟。这是我的错误。

就这样，我们的几次碰头协商会，

最后都演变成对我的声讨和规劝，我

也只得一再推迟自己的计划。但我没

有气馁，我似乎料定他们一定会经不

住我的软磨硬泡，最后答应我的请求。

是的，我有这个信心。我甚至可

以预料到事件的某些结局，当然这是

后话。

我们今天的协商会议已经进行到

一半。屋子里灯光昏暗，我坐在轮椅

里，小武坐在饭桌对面的长凳上抽烟，

桌上一只蓝边白盘子里，整齐堆砌着

妻子下午刚做的荠菜塌饼。荠菜肉馅，

油煎到两面黄，咬一口外脆里糯。小

武爱吃，所以他一来妻子就做这个，

而我却嫌粘牙，很少碰。糯食我只偏

爱粽子。

今天我再次结合我的身体状况，

家庭收入，生活的压力，以及其他所

有现实问题，把我不得已准备骗保的

理由给他们重复了一遍。我也记不起

这是第几次向他们唠叨这些话了。每

次说起这些，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也

有些痛彻心扉，但我必须坚持，并且

不能把这股厌烦在他们跟前流露出一

丝一毫。因为我输不起。

其实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到最

后几次交谈时，小武显然已经有些愿

意退让的迹象。果然是我的亲兄弟，

为了彻底解决哥哥的心病和家庭困境，

我相信他是不会无情无义坐视不管的。

而妻子每次只是掩面哭泣，她的泪水

就像是一帖万精油，任何时候流淌开

来，总能跟当时的情景完美融合，并

且让我瞬间失去最后一丝想责备她几

句的勇气。

所以我接下来的交谈，就把重点

放在如何把骗保过程做到天衣无缝，

完美应付保险公司的理赔审查这个核

心话题上。我相信这才是眼下小武最

大的心理障碍。几个轮回的谈话下来

后，小武果然流露出这方面的深深顾

虑来。

这个时候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

同时隐隐还有另外一股说不清道不明

的滋味涌上。我让小武坐到我身边，

然后我拉着他的手，用力捏紧，以此

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看得出小武的心

情是复杂的，他的内心应该是既想帮

助哥哥走过这道坎，又不想眼睁睁看

着哥哥丢掉性命。想到这些我一下子

就流泪了。真的，那股眼泪一下子涌

出，根本抑制不住。我真想抱住小武，

兄弟两大哭一场。但是现在不行，我

不能在我即将说服他们的时候，重新

让亲情占据上风，从而让我的完美计

划前功尽弃。

这个时候，妻子也擦干了眼泪，

静下神来，准备聆听我的方案。

说起方案，我忍不住要小小得意

一下。我能够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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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回来，并且有资格去给达官贵人做

贴身护卫，除了运气，更多的是靠我

的机敏冷静和缜密手段。而眼下若要

完美演绎这场骗保，自己同样也需要

把这种素质演绎到极致。

这个星期，周凤岐已经是第三次

接到这个男人报案了。

这男人叫俞临，退伍后给人当保

镖时受了重伤，下半身基本瘫痪。他

在报案中声称有人想敲诈他，还威胁

他的家人，请求巡捕房予以保护。

说实话这种案子巡捕房懒得搭

理。巡捕房又不是保安公司，怎么会

去当某个人的护卫呢?只不过周凤岐

在见到俞临可怜巴巴坐在轮椅里时，

突然有些怜悯，这才答应坐下来跟他

聊一会。

俞临说他在做保镖时，打死过不

少歹徒。现在就有个自称是某个歹徒

的哥哥寻上门来，准备替他弟弟报仇。

俞临回忆说，第一次看到对方是

在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有些暗淡。敲

门声响起时，俞临以为是妻子忘记带

钥匙，就吃力地推着轮椅去开门。院

门开后，他就在昏暗暮色里看到有个

高大男人一身风衣礼帽，戴着一个大

口罩，低头站在自家门gl。而对方在

确认俞临身份后，当即说明来意。俞

临不惧，直接就跟对方说他现在生不

如死，心灰意冷，如果对方愿意帮他

一把，就别犹豫，马上动手，谁不动

手谁就是狗娘养的。

对方见他不畏死，马上改口，以

威胁俞临家人为要挟，向俞临敲诈一

笔钱款。俞临没有答应。纠结之时，

恰逢俞临妻子回家，对方这才作罢，

急匆匆离去。

以后这个敲诈者又多次过来找俞

临发难，都被俞临拒绝。最后对方也

有些灰心，威胁说下次再不付钱，他

幽

就杀了俞临全家。俞临恐慌，这才报

了巡捕房。

这件事周凤岐做过外围调查，基

本确定俞临没有说谎。起码有俞临的

六个相邻街坊目睹过那个穿着风衣礼

帽的男子。所有目睹者的供述都惊人

的一致，对方是个高大男子，喜欢把

礼帽扯得很低，又把风衣领子竖起，

戴一个大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而且他似乎特别有心，每次出现在俞

临家门El时，总是在黄昏天色将暗，

但还没有完全暗淡的时候。这应该同

样也是为了掩饰相貌。同时这个时候，

俞临妻子还没回家，这样也适合两人

交谈。俞临妻子在纺织厂做工，每逢

白班总是要到天完全黑了才能到家。

他们的儿子小军这些天寄放在外婆家

里。

另外所有的目击者还一致反映，

这个神秘男子走路有点一瘸一拐，应

该是个瘸子无疑。而且周凤岐前一次

过去时，还亲眼看到过这个敲诈者留

在泥地上的脚印。那天刚好下了点雨，

对方的皮鞋印深深留在俞临家的院门

gl。从鞋印的深浅姿态来分析，也确

实能判断出是个瘸子。事后周凤岐还

特地喊来了助手小赵，挑选了几个清

晰脚印，浇了鞋模带回去存档，以防

不测。

但接下来对方会什么时候再出

现，却无法预料。因而周凤岐即便有

心保护俞临，也无能为力。他总不能

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俞临家里。

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俞临的

叙述，然后去拜访俞临担任保镖的那

个雇主。遗憾的是，雇主也不知道俞

临所说的那个歹徒是何方人士。实际

上那些歹徒也只是被人雇佣的，根本

不可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

】|四}

又是一个暮色朦胧的傍晚，那个

穿着黑色风衣，戴着宽檐礼帽和大El

罩的高大男子来到俞临家院门I：1，点

了支烟，环视四周，并不在乎有人正

在朝他窥视，抬手就去敲俞临家的院

门。

冷峻而恐怖的敲门声就在暮色中

咚咚响起。

但院内没有一点动静。

那个高大的黑影耐着性子重复敲

了几次，均得不到任何回应。他终于

愤怒起来，对着院门一阵拳打脚踢，

俞临家的院门差点被踢飞，但是院子

里依旧没有一点点动静。

风衣男子一番发泄后，咬牙切齿，

恶狠狠对着院门说着什么，最后离去。

在他的身后，有好多居民偷眼观望，

然后快速闪进自家屋子里，顺手拉走

好奇的小孩，关上门窗。

风衣男子孑然独行，风衣飘扬，

坚硬的弹石路面撞击着他鞋跟上的铁

掌，传出一阵沉重的铿锵声响。最后

他拐出巷子，上了一辆电车。

等他从电车上下来后，马上又拐

进三马路上的一条支巷，最后敲开其

中一扇窄窄的房门。

替他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

妇人。借着昏暗灯光，不难看清，这

个妇人便是俞临的妻子，小晶。

风衣男子进屋后，摘下口罩，顾

不得褪去风衣礼帽，一把搂住小晶，

急促亲吻起来。小晶并不躲避，安静

地等他平息下来，然后轻声说你是先

吃饭，还是先吃我?

风衣男一听，笑笑，转身褪去风

衣礼帽，露出他的真面El来。

他居然是小武。

小品把小武安顿进饭桌后，倒酒

搛菜。两人推杯换盏，亲亲密密。小

晶依旧穿着那件浅绿色底子的提花棉

旗袍。因为小武说过这件衣服很配她。

小品问今天俞临有没有给你开

门，小武摇头说没有。这是大哥跟自

己约定好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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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们确认，的确有这样一个可怕的

男人在骚扰着俞临，而且行为举止已

经变得越来越粗暴野蛮。

小晶注视着小武良久，说你一口

一个大哥大哥的，就没有半点愧疚罪

恶感吗?

小武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当

然有。小品说那你不马上住手，好好

当他的同胞兄弟?

小武吃着菜，腾出手来搂着小晶，

轻声说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跟你

在一起?小晶马上就说，我为了你，

也付出了很多，你不要让我尴尬。小

武说当然。

小品又说你不能再继续去找俞临

挑衅了。这件事的铺垫已经足够厚实，

接下去就该进入正题。小武点点头，

说大哥已经答应，下一次就可以直接

朝他开枪。说到这里，两人都愣了一

下。小武注意到小品有些惶惶然，便

搂紧她，安慰说你别有顾虑，这是大

哥自己的意思，生命对于他而言，已

经变成一种比死亡更加残忍痛苦的折

磨，他需要这份解脱，这一点没有任

何人强迫过他。我们也只是在帮他。

小晶点点头说对，他的死跟我们

无关。我们对不起他的唯一地方就是

在他活着时就偷偷在一起了。小武赞

同，说你别多想，大哥提到过，等他

死后要我多多照顾嫂子和侄子。我这

么做，想必也是他所愿意看到的。两

人说到这里，都有些迟疑，不再说话，

只是紧抱在一起。

半晌，小晶抬起头问小武，你大

哥这个计划，究竟有几成把握，会不

会被人揪住破绽，尤其是保险公司的

人?小武想了想，说小晶你放心，这

个计划我也仔细掂量过，的确很高明。

由此可见我大哥其实是个很不简单的

人。你看，他首先让我冒充他的仇人，

反复出现在他家f1口挑衅，故意让很

多邻居目睹到我，然后他自己再去巡

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就等于凭空捏

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扬言要取他性

命的仇人。这样当他真的被杀以后，

所有人都会觉得，一定是那个仇人下

的手。而那个仇人并不存在，所以巡

捕房不可能找到凶手，保险公司想赖

账都不行了。

小晶想了想说，我最害怕的就是

你被看穿，这样我们什么都完蛋了。

小武摇摇头说你放心，现在除了你我，

就只有大哥知道这个神秘男子的真实

身份，但他是绝不会泄露出去的。我

这次不仅伪装成了瘸子，而且还在后

背小腹垫了很多东西，这样整个人形

都已经走样，不可能被人看穿。小晶

感叹一声，抱着小武，说你开枪的时

候尽量干净利索，别让他感觉到任何

痛苦。小武点点头说我知道，他也是

我大哥呢。小晶说小武，你这么对待

我，真的是出于对我的爱，而不仅仅

是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对不对?小

武使劲点头说，你放心小晶，等事情

过去以后，我一定好好陪你过一辈子，

然后把小军抚养成人。小品说嗯，那

就好，我信你。

两人安静拥抱了一会，各自坐下，

吃饭。小晶扒拉着饭粒，突然起身要

回家。小武说你再待一会吧，小品推

开他，说小武我现在特别想守在你大

哥身边，毕竟这样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想让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尽量心

安理得一些。小武想了想说，行，那

我送你回家，却被小晶阻止。

i五i

俞临的报案，其实并没有被周凤

岐备案入档。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个

案子。那个所谓的威胁者只闻其名，

未见其影，所有的情况都只是俞临和

邻居们的一面之词。如果周凤岐试图

介入，那就必定要花费大量时间投入

进来。而按照当前的情况，这是不可

能的事。因为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如果有人当街骂你几句，或者威胁你

几句，巡捕房就要立案介入，那也有

些过分了。

不过俞临给周凤岐的感觉，却总

是有些与众不同。那种目光，波澜不

惊；那种语气，不紧不慢，谜一样的

神秘，也是周凤岐极少会在受害者身

上感受得到的。所以趁着手头不忙，

他决心要去解开这个谜团。

他先去医院查实了俞临的病情，

随后又去俞临的雇主那里了解情况，

最后得知雇主确实给过他一笔不小的

补偿金，而俞临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

人身保险。这个情况令他警惕。

俞临刚刚买了人身保险，马上就

有人出来威胁他的生命。这难道会是

巧合吗?

邻居们反映那个威胁者已经几天

没来了。按照以往的规律，周凤岐判

断对方或许在这几天里就会现身。因

此这两天每逢傍晚，他必定会隐藏在

俞临家院门附近守候，希望可以一睹

威胁者的真容。但三天过去了，对方

始终没有出现。

今天也不例外。周凤岐站在黑暗

的巷子口，借着旁边人家窗户里透出

来的亮光，看了看手表，准备回去。

一抬头时他就看到俞临家里的窗

户亮着灯，突然觉得应该继续呆一会。

耐心，一向是他的制胜法宝，尤其是

在眼下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事实上这个想法让他获得了至关

重要的线索。

当那个姓周的包打听幽幽地站在

巷子拐角处朝我家张望时，我和小武

也正躲在窗帘后面朝他窥视。那一刻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包打听或许会

成为我实施计划的严重障碍。

小武开始埋怨我，说我根本不应

该去惊动巡捕房。我对他说小武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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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茫然看着昏死在自己脚板上的

小晶，意犹未尽，但最后终于罢手。

i七j

又是一个晚上，小武拿着一包东

西，急匆匆踏迸自己家门口，回手关

上房门。

而就在不远处一棵大树后面，有

个黑影露出脑袋，悄悄朝小武家张望

过去。

小品坐在小武家的饭桌边，小心

翼翼摆弄着肩头上的伤痕。小武进来，

解开包裹，拿出一些药水药膏，熟练

地涂在小晶肩头脖子后背的伤口上。

小品洁白的肌肤在昏暗灯光下，反射

出一股楚楚动人的韵味来。

每次给小品换药，小武总要愤怒

一次：你看看，哪有把自己老婆打成

这样的?就算是对付进屋的贼骨头，

也到不了这个狠劲。

小晶每次也总是以沉默回应小武

的愤慨，引得小武更加义愤填膺，说

小品，算了，我早点把那件事完成，

以后就没人这样打你了。原本看他还

有点可怜，现在我就想马上一枪毙了

他。

小品叹息一声，说小武你怎么就

看不明白，俞临这么对待我，就是因

为看到我们两个有些犹豫，他害怕我

们不帮他实施那个计划，所以才这么

凶狠打我。他这样做，就是想让我们

恨他，盼着他早点死，他是在帮我们

下定那个决心哪。他能这么想，这么

做，也算不容易了。

小武一听，顿时有些惊讶，说就

算是这样，他就不能用别的办法吗?

我们只是有些犹豫，也没说过不答应

他这么干哪。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

在帮他说话。

小晶摇摇头说小武你不懂，他毕

竟是我丈夫，在他跟前，我始终是有

些愧疚的。小武不高兴，说那你想怎

么办?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小

品急说我没说要怎么样呀。我们家现

在这副样子，迟早得想个办法。他现

在死的意愿那么强烈，我们也只能顺

水推舟。但是我们必须尽量做得心平

气和，这样以后我们才能坦然面对这

段往事，你说对吗?

小武想了想，说小晶你说的那些

都在理，我就是不忍心你被他打成这

副样子。小晶暗叹，说他打我的时候，

我一点也没躲。我希望他把我打个半

死，这样我心里就会多一些坦然。这

也是我该得的。

小晶说着，扭头望向自己的伤口。

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的表情。

小武收拾完伤口，帮小晶穿衣。

两人站在屋子中央，拥抱了一会，小

武就送小晶出了门。

就在小武送小品离开家门后，躲

在大树后的那个黑影走到小武家门

口，打量片刻，随即离开。

因
大概又过了一周，一切还是原来

那个样子。小晶的伤势好转，继续上

班下班，照顾我和小军。小武也三天

两头到家里来串门。奇怪的是，那个

包打听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估计

自己这边按兵不动，对方也就已经失

去耐心。毕竟这件事仅仅只是一次次

只动嘴不动手的威胁，对方并没有任

何实质性进展。巡捕房也盼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那么我的计划也就可以实施了。

我把一支手枪交给小武，交代说

手枪是我从部队私藏回来的，里面有

四发子弹，虽说老旧，但性能绝没有

问题。小武接过手枪，掂了掂，表情

有些怪异别扭。

我又让小武把我推到院子里，环

视一圈后，我指着院墙某个缺口说，

小武到时候你就从这个豁口里跳进院

子，然后踩在栽有几株月季花的地方

靠近窗户。记住一定要踩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边松软的泥土能够留住你的脚

印，这一点很重要。小武点头说知道

了。

然后我又说到时候我会坐在床边

的轮椅里，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我。

开枪的时候尽量瞄准。别把我打个半

死，这样我就该活受罪了。小武端着

枪，想了想，说不会，大哥你放心。

我跟小武在说话时，小晶就站在

不远处，低头望着开满红黄花朵的月

季发愣。我发现了，通过这一周来的

酝酿，我们的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大家从之前的犹豫纠结，逐渐过渡到

现在的从容和坦然。q恩，这是好事。

最后我说明天小品上早班，小武

你傍晚就过来吧。

说完这句话，我看到小武小晶全

都有些惊恐。

i九曩

第二天傍晚，我把轮椅推到房间

窗户跟前，看着外面天色朦胧，暗暗

想，这一时刻终于要来了。老天，你

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

我这样想着，慢慢把轮椅推到床

边，让自己正对着窗户，然后长吁了

一口气。

与此同时，小武穿戴齐全，趁着

夜色，早就在大哥家四周转悠了好久。

几圈下来后，小武确认没有埋伏，便

果断翻越大哥家的围墙，从松软的月

季花丛中走过，来到大哥家的窗户下

面。

月色皎洁。

小武整了整口罩和帽子，掏出手

枪，顶上子弹，慢慢推开大哥家的窗

户。大哥房间里开着一盏昏暗小灯，

他的轮椅停在床边，但是大哥并没有

坐在轮椅里。

小武觉得奇怪，迟疑了几秒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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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按耐不住，从窗户里爬了进去。

小武刚刚落地，房间里突然响起

一声枪响。小武的身体震了一下，低

头朝自己胸口看去。

一个弹孔显现，大片的血迹迅速

从胸口蔓延开来。小武有些眩晕，努

力抬起头，寻找着枪声出处。

俞临从床后面慢慢走出，阴冷狞

笑。他手里捏着一支跟小武手里一模

一样的手枪。

小武惊讶地望着大哥，还想说什

么，第二声枪声随即响起。小武倒地。

俞临走近奄奄一息的小武，把持

住小武捏枪的手，正对着轮椅，开了

两枪。子弹打在轮椅某处，一阵尖利

的金属碰击声。

俞临伸手摘去小武的口罩。小武

巍颤颤说大哥，怎么会这样?

俞临说兄弟呀，你实在不该碰你

嫂子。

小武艰难说大哥原来你没瘫。

俞l|缶说是，我骗过了你们所有人，

包括医生。受伤前我就知道你们勾搭

上了，受伤后我顺水推舟假装瘫痪，

就是为了设计报复，而且我必须不用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小武说大哥我错了，对不起，我

真该死。

俞临点点头，说放心小武，你会

死的，一定会，我保证。

小武死不瞑目。

曩
周凤岐闻讯赶到俞临家时，俞临

呆呆坐在轮椅里，望着跟前小武的尸

体发呆。

周凤岐问这是怎么回事?

俞临说傍晚时有人蒙面闯进房

间，并且朝他开枪，他不得已用以前

雇主送给他的手枪还击，打死对方。

摘下死者口罩后，才发现这人是小武。

周凤岐问你怎么会随身携带手

枪?俞临说自从被人威胁起，就把私

藏的手枪带在身上。

周凤岐再问，你觉得小武为什么

要这么对付你?

俞临想了想，说他知道我有一大

笔雇主赠予的钱，所以就想敲诈吧。

但那笔钱我真的已经花了，可能他还

不相信。哎，这个小武。

周凤岐纳闷说你怎么会认不出自

己兄弟?哪怕他再怎么装扮。

俞临说你看，他的前胸后背都垫

了东西，身形都变了。而且还风衣礼

帽装瘸子，戴口罩，说话还吊着嗓子，

又一直在光线暗淡的傍晚出现，换作

谁都会被骗。

周凤岐问着问着，暗暗倒吸一口

凉气，退出房间，让人把小武的尸体

搬走。

没想到这件事最后会变成这副模

样。

那晚在俞临家门前守候时，周凤

岐尽量说服自己要耐心，所以又等了

一会。但就是这一会，却被他发现了

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小武。

那晚当小武走出院门后，徘徊犹

豫了好久，最后再次进院。周凤靠近

院门口张望进去，看到小武正侧耳贴

在俞家窗户外面偷听，举止鬼祟。周

凤岐就此盯住小武，并很快发现他和

嫂子小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这让他大吃一惊。三马路那边是小武

临时租住的房子，周围没有人认识他

们，所以很适合他跟小品幽会。据邻

居们讲，这两人双双出入，至少有大

半年时间，我们都以为是夫妻。

看来这起叔嫂勾搭已经趋于成

熟。

很明显，小武假扮寻仇者行凶，

应该就为了替小晶清除俞临这个累

赘，并达到跟小晶长期厮守的目的。

敲诈一说只是铺垫，杀人才是目的。

但没想到阴差阳错，最后却意外死于

俞临之手。

而直到此时，俞临还完全蒙在鼓

里。

小武蓄意谋杀，人赃俱获，而俞

临开枪打死小武这件事，完全出于自

卫，因此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个案

子的结局也只能这样了。

周凤岐站在不远处，看着俞临，

越看越觉得这是个可怜的男人。那么

自己还有必要把残酷真相告知他吗?

周凤岐一直没有找到小晶。她所

有的亲戚朋友和娘家都说没见过她。

邻居反映事发后曾经见过下班回家的

小晶，但一转眼就不见了。

是呀，到了这个份上，她无论如

何都没脸见丈夫了。

两个月后，有天小赵突然说你知

道吗师傅，那个俞临从轮椅上站起来

了。医生也说这是个奇迹。

周凤岐惊讶。

小赵又说他老婆小晶至今没回家

过。现在俞临11]JL子生活得安详平静。

周凤岐被震撼住了：对于俞临来

说，这可真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结局

呀!

一想到这个，周凤岐不寒而栗，

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或许遇到高人了。

他马上说小赵，下午我们一起去

找俞临。

小赵纳闷说师傅你找他干嘛?

周凤岐感叹，说之前我们都疏忽

了。俞临一案，完全还有另一种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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